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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流域满语地名之翻译考证 
 

王 岸 英 

(黑龙江省委党校，哈尔滨  150080 ) 

 
 

[摘  要] 牡丹江流域是满族故壤，满语地名极为丰富。由于清代官私文献著述译释颇多舛误，迤降研究者因之亦

步亦趋，以讹传讹，遂致其词源语义难为人知。通过满语语音学、语义学、地名学研究，从区域地名研究的角度出发，

对牡丹江流域的满语地名进行翻译考证研究，力求揭示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满语地名；翻译；考证；牡丹江；额穆；镜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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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文化的产物。遍布于满族发祥地“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地名，或描绘了地理风貌，或展示

了物产资源，或表现了社会生活，或反映了经济生产，或宣扬了宗教精神，或写照了风俗习惯，或勾

画了分布迁徙，或记录了历史事件，或沉淀了语言更替，或折射了理性观念……它们是满族珍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是深入研究满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满语的式微，今天的人们已多难知晓这些地名的词源来历了，而清代官方志

书及私家著述译释又颇多舛误，后人对之或沿袭旧说，人云亦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牵强

附会，以讹传讹，既已误却不明何所误。这样，揭开隐藏在朦胧纱幕后的神秘，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

目，对于从事满语研究工作者来说，则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笔者长期从事满语研究，

尤潜心于满语地名研究，本文以满语语音学、语义学、地名学为基础，从区域地名研究的角度出发，

对牡丹江流域的满语地名进行翻译考证研究，力求揭示其正确的词源含义，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之所

以从牡丹江入手，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牡丹江流域自古是满族先世肃慎人的腹地，并且长期以来

一直是满族人集中活动的地区，说这里是满语（此处的满语，泛指广义的，即涵容了女真人乃至肃慎

人的历史语言在内）地名的渊薮，笔者以为并不过分。这一地区历史上大量产生、并有相当数量传延

至今的满语地名，从时代上看既有早期的，又有中期和晚期的，这就从纵的方向为满语的历史发展提

供了具体的语言材料，因而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满语地名宝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由于牡丹江流域满语地名的数量极为丰富，这里仅能摘要采撷文献与现实中的部分地名，以水体

为主线，兼及沿岸重要城镇，或考其沿革，或辨其变迁，或求其方位，或析其音变，而以探究、翻译

其词源含义为主旨，力求材料翔实，观点鲜明，不拘成说，激扬己见。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法正。 

一、牡丹江 

牡丹江系松花江下游最大的一条支干，发源于吉林省敦化市牡丹岭北麓，东北而北流，于黑龙江

省依兰县注入松花江，全长725公里。 

牡丹江唐称“忽汗河”
[1]（卷219《北狄传》）

（[xuχɑn，xuətɣɑn]。说明：此处的国际音标，“，”号前者

为笔者结合满语语音演变规律所推定的汉字音——其间难免汉字文献中古人书记民族语时的辨音之

异、书音之省衍转讹及方音习惯之影响；“，”号后者中古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郭锡良先生著

《汉字古音手册》一书根据《广韵》所做的构拟。以下的类似标注准此），又称“忽汗海”
[1]（卷43《地理志》）

—

—大抵因为“海”的缘故，一般皆认为“忽汗海”指今之镜泊湖，笔者以为这里的“海”应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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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河”的古音“哈”（[ɣɑ]＞[xɑ]），例如今辽宁省的碧流河，与湖并无干系，唐代称“毕列水”
[1]

（卷220《东夷传》）
，金代称“匹里水”

[2]（卷2《太祖纪》）
，又呼“毕哩海”

[2]（卷123《斜烈传》）
；金代称“活罗海川”

[2]（卷2《太祖纪》）

（[xuluχɑi]或[xuluχɛ]），转作“鹘里改”
[2]（卷3《太宗纪》）

（[xuliqai]），异书成“胡里改”
[2]（卷6《世宗纪》）

；

元称“胡里改江”
[3]（卷59《地理志》）

或“忽吕古江”
[3](卷94《食货志》)

（[xulyku]）；明又称“忽儿海河”
[4]（卷1《地理

志》）
（[xurχɑi]）、“火儿阿河”

[5]（卷7，第2章）
（[xurNɑ]）；清初“毕尔腾湖”

[6]（卷27，P69）
（即今镜泊湖）以

上流段称“勒富善河”
[6]（卷27，P35）

（满文作   lefu šan[ləfu ʂɑn]，为方便引用，这里于满文后

列国际通用的满文罗马转写字，其后方括号内为标注该词发音的国际音标，下同。汉义为“狗舌草”，

《钦定盛京通志》割裂这一合成词，以字面义分别释为“熊耳”：  lefu [ləfu]即“熊”，  lefu 
[ləfu]即“耳”，大谬），转作“埒富陈河”

[7]（第三排三）
（[lefu tʂ‘ən]）；以下流段称“瑚尔哈河”

[6]（卷27，

P62）
（[χʊrχɑ]），或异书作“虎儿哈河”

[8]（P18）
、“虎尔哈河”

[8]（P76）
、“湖尔哈河”

[9](P25)
、“呼儿哈河”

[9](P31)
、

“呼尔哈河”
[7](第三排三)

、“胡尔哈河”
[10]（卷17，P28）

，又变音作“库尔瀚江”
[11](P14)

，转音作“呼拉哈河”
[12](P193)

，

复省而为“呼兰河”
[9](P8)

，因流经宁古塔城，故亦称“宁古塔河”
[13](卷35，P19)

。 

显然，“活罗海”—“鹘里改”（“胡里改”）—“忽吕古”—“忽儿海”—“火儿阿”—“瑚尔哈”

（“虎儿哈”、“虎尔哈”、“湖尔哈”、“呼儿哈”、“呼尔哈”、“胡尔哈”）—“呼拉哈河”是一脉相传的，

“忽汗”、“呼兰”、“库尔瀚”为其省转，其规范满语音“呼尔汗”，满文书作  hūrhan [χʊrχɑn]，
汉义为“大围网”，是反映满族先民早期渔猎生活的地名。《黑龙江地名考释》步魏声和“牡丹江，又

即呼尔哈之再转音”
[14](P18)

后尘，又释“呼尔哈”为“弯曲”
 [15](P177)

 ，非是。《宁古塔山水记》以之为

“松花江”
 [16](P9，22，23)

 ，谬。《钦定盛京通志》以其为蒙古语，释“瑚尔哈”为“羊羔”
 [6](卷27，P45)

 ，误。

《嘉庆重修一统志》（以下简称《大清一统志》）于“瑚尔哈河”失释
 [17](卷67，P20)

 ，别以“呼尔哈江”

为“乌苏里江”
 [17](卷67，P20)

 ，释“呼尔哈”为蒙古语“愿”
 [17]（卷67，P25）

，益谬。 

曾几何时，上游改称“穆丹乌拉”
[14]（P19）

，通名意译作“牡丹江”
[10](卷22，P30)

（“乌拉”满文作  

ula[ulɑ]，汉义即“江”），其推而及于中下游取代“瑚尔哈河”，当在清末。《吉林通志》于“胡尔哈

河”下注“即牡丹江”
 [10](卷17，P28)

 、“瑚尔哈河”下注“即牡丹江”
 [10](卷20，P19)

 ，《吉林旧界全图》于镜

泊湖以下流段标记“牡丹江”
[10](《附图》第一图)

，民国元年所刊《吉林省分图》以“牡丹江”名上下游
 [18](P24

《敦化县图》，P29《依兰府图》)
 ，皆可为证。 

“牡丹”虽易令人联想到名贵的花中之魁牡丹花，但它却非源于汉语，也与花卉毫无瓜葛，而系规范

满语之音译，汉字音译或异书作“穆丹”，满文为  mudan[mutɑn]，其作为同音同形异义词有三。 

 
1 

mudan 1
(多义词):①弯、弯子                               ——名词 

②鸟夹上的曲木                           ——名词 

③搓条饽饽（一种满族油炸弯条面食）       ——名词 

 
2 mudan 2                  

：声音、音韵                             ——名词 

 
3 

mudan 3                  
：回、次                                 ——量词 

关于“牡丹”之释义，清人于《绝域纪略》(即《宁古塔志》)一书中云：“‘牡丹’者，满言‘一

日往还’也。”
[19](P108)

与之相先后的《宁古塔山水记》亦有类似记述：“土音牡丹，乃一日可以往还，计

其程途以为名也。”
[16](P19)

按，“当日回来”规范满语音“牡达哩”（满文作  mudari [mutɑri]或  

mudali [mutɑli]），音既有异，用为山水之名义且未妥，不足取。《钦定盛京通志》、《大清一统志》等

皆以“穆丹”为“声音”
 [6](卷 27，P54)；[17]（卷 67，P26）

，不合山水特征，联系到沿江十余处村落以此为名，义

亦难符。至于以量词“回”、“次”作地名，更是有悖于理。这样，唯有“弯子”方与山水蜿蜒曲折的

自然特征相契合，《黑龙江舆图说》释“穆丹”为“弯”
 [20](P1024《总图说》)

 ，洵具法眼。 

“牡丹江”即“弯曲的江”，因江道弯曲而得名，或以发源于牡丹岭而派生。 

 
 —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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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渤海旧都敖东城 

牡丹江自牡丹岭北麓流出，西北折东北流，过马号、贤儒、红石、江东等乡镇，至敦化市东。 

敦化“土名敖东城，又名阿克敦城”
[14]（P28）

，亦称“鄂多哩城”
[10]（卷12，P28）

，旧址在今市东南牡丹 

江左岸，唐代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海东盛国”渤海国最初都城即建于此。粟末靺鞨旧曾附高丽，

唐总章元年（698），高宗命大将李勣伐高丽，“高丽悉平”
 [21]（卷201，P6356）

，“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
 [22]（卷

199《北狄传》）
。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叛，杀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都督赵翙，唐讨之。大

祚荣父乞乞仲象畏罪率所属“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圣历元年（698），

祚荣“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都此。先天二年（713），唐玄宗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卿，领敕持节宣劳靺

鞨使，来此册封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始去靺

鞨号，专称渤海”
 [1]（卷219《北狄传》）

，于是此地便成为渤海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天宝十四年（755），

三世郡王大钦茂迁都上京（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这里遂称“旧国”。 

敖东城两重，皆夯土版筑。内城方形，周约320米，有护城壕；外城长方形，长约400米，宽约

200米。两城对应各开南门一。光绪七年（1881），知县赵敦諴于此城址西1公里处监造新城，周2.5

公里，门五，即今敦化市治所。 

“敖东”[ɔtoŋ]又音“莪东”
[10]（卷 24，P2）

[ǝtoŋ]，皆系“阿克敦”[ɑq‘tun]音省“阿敦”之转，

首音节元音ɑ高化而成“莪”，尾重音节复元音鼻化而成“东”（满语口语中重音一般多在尾音节）。“阿

克敦”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akdun[ɑq‘tun]，汉义为“结实”、“坚固”。至于“鄂多哩”，“鄂

多”亦系“阿敦”对音，“哩”则为构词附加成分，作为例证，如“盒子”，于规范满语中即有“活瑟”

（  hose[χosǝ]。汉语借词），又有“活瑟哩．”（ hoseri[χosǝri]）即是。满语地名中，专名尾

缀加“哩”者亦颇多，如“马儿虎河”之作“玛尔瑚哩．河”
[6]（卷27，P27）

或“玛勒呼哩．河”
[10]（卷22，P37）

，“哈

达山”之作“哈达哩．山”
 [6]（卷25，P31）

，“胡什哈屯”
[10]（卷17，P7）

所临之水称“枯石喀力．河”
[13]（卷25，P21）

等。 

“敖东城”即“坚城”，言其牢不可破。 

三、富勒嘉哈河 

牡丹江过敦化市而逶迤北流，于官地镇口前屯西右纳东岸第一条大支水沙河。 

沙河发源于大石头镇东北与宁安市交界处之大黑岭东部南麓，南而西南过镇治折西北流，经大桥、

沙河沿、沙河桥等乡镇，至官地镇注归牡丹江，全长约193公里。 

沙河为汉语地名毋庸置疑。然稽之文献，“沙河”之名并非来源于汉语，其于《钦定盛京通志》

载作“富勒嘉哈河”：“富勒嘉哈河，〔吉林〕城东南五百八十余里。又南支流曰板桥河、黄水河。”
[6]

（卷 27，P35）
《水道提纲》则省而异书作“附佳哈河”

[13]（卷 25，P20）
，可知其原本出自满语。光绪中期编纂的

《吉林通志》仍载之若旧，书作“富勒佳哈河”，一作“富尔吉哈河”
 [10]（卷22，P32）

。到了民国元年时出

版的《吉林省分图》中，其已名“沙河子”
[18]（P24，《敦化县图》）

，则“沙河”作为汉译之出当是光绪末年的

事了。 

关于“富勒嘉哈”之释义，乾隆时代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绩舆图》以音对字，满

文书为  
[7]（第三排三）fulgiyaha[fulkiɑχɑ]，然而满文辞书中并无此词，故《钦定盛京通志》于之

失释。斯水于该书《山川·宁古塔》中又转音别载作“富尔吉哈河”：“富尔吉哈河，城西南三百里，

源出西南三百里外无名小山，西北流会勒富善河，入毕尔腾湖。”且释“富尔吉哈”为“壅沙地也”
 [6]

（卷27，P66）
，《大清一统志》从之

 [17]（卷67，P28）
，皆谬。按，“沙被风淤”规范满语音“富尔吉布哈”（  

furgibuha[furkibuχɑ]），或别译为“富勒吉布哈”；而“富尔吉哈”（ furgiha[furkiχɑ]）或“富

勒吉哈”之汉义为“盐烙患处”，即以盐、米等物炒热加酒盛袋内于受风寒病痛处热敷，以此为河流名

显然不当。可见，  fulgiyaha于词形上既异于近音之  furgiha，在词义上也非“壅沙之地”。 

既然如此，则“富勒嘉哈”其义为何？笔者以为，“富勒嘉哈”当系“富勒坚河”之对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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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名“富勒嘉”与“富勒坚”对音，析之如次： 

 

首先，在满语的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开音节尾元音后增加鼻辅音-n变成闭音节或反之以鼻辅音-n收

尾的闭音节脱落尾辅音变成开音节的情况。其中增音者，如： 

“十”，在满语的祖语女真语中音“挝”（[ʤuɑ]，女真文书作 。说明：本处标音采自金启孮先

生《女真文辞典》，这里未做统一，以下类似标注者准此）
[23]（P24）

，满语音“专”（[tʂuɑn]，满文作 

 juwan）——--ɑ后增-n 
“十一”，女真语音“安朔”（[omʃo]，女真文作 ）

[23](P257)
，满语音“窝姆顺”（[omʂon]，满

文作  omšon）——-o后增-n 
“羊”，女真语音“和你”（[xoni]，女真文作 ）

[23](P11)
，满语音“活您”（[xonin]，满文作  

honin）——-i后脱-n 
“车”，女真语音“塞者”（[sǝʤǝ]，女真文作 ）

[23](P75)
，满语音“塞真”（[sǝtʂǝn]，满文

作  sejen）——-ǝ后增-n 
“镫”，女真语音“秃府”（[tufu]，女真文作 ）

[23](P40)
，满语音“秃芬”（[[t‘ufun]，满文

作  tufun]——-u后增-n 
其脱落者，如：“炒面”，女真语音“木申”（[muʃïn]，女真文作 ）

[23](P146)
，满语音“穆希”

（[muɕi]，满文作  musi）——-i后脱-n 
“横”，女真语音“黑屯”（[xǝtun]，女真文作 ）

[23](P57)
，满语音“赫图”（[xǝtʻu]，满文作 

 hetu）——-u后脱-n 
可见，尾音节增减 -n在满语历史发展中是存在的。证诸文献，例如金代“金”多音“安出”

([ɑntʃʻu])，这可以从大量出现的“安出虎水”
[2](卷1《世纪》)

(又异书作“按出虎河”
[2](卷24《地理志》)

、“按出

浒河”
[2](卷4《熙宗纪》)

、“案出虎水”
[2](卷120《石家奴传》)

、“案出浒水”
[2](卷81《蒲察胡盏传》)

)，或变音、转音为“按出

灰必剌罕”
[2](卷103《完颜蒲剌都传》)

、“安术虎水”
[2](卷67《桓赧传》)

、“阿触胡”
[24](政宣上帙十八，P3)

、“阿注浒水”
[8] (P116)

、

“阿术浒”
[2](卷24《地理志》)

、“阿术火河”
[25](卷10，P3)

、“阿禄阻”
[24](政宣上帙三，P11)

、“安出河”
[26] (卷185《太宗实录》)

（或

异书作“按出河”
[27]( P2253)

）、“阿尔楚哈河”
[28](卷22，P12)

、“阿勒楚喀河”
[6](卷27，P45) 

、“阿勒楚库河”
[7](第

三排三)
（或作“阿尔褚库河”

[12](P193)
、 “阿尔楚库河”

[29] (P223)
，省简变音作“褚库河”

[13](卷25，P11)
）等专名

尾音节[tʃʻu]、[ʤu]、[ʃu]或[ʤu]得到证明。金代女真社会组织猛安中也见“按出猛安”
[2](卷103《纥石

烈桓端传》)
或“按出虎猛安”

[2](卷89《移剌慥传》)
，特别是金人有名“完颜安出”

[2](卷93《卫绍王子传》)
、“徒单按出”

[2](卷

99《徒单镒传》)
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季，会同馆本《女真译语》“金”亦音“安出”

[30](P156)
。到了清代

满语中，“金”则音“爱新”（  [ɑiɕin]aisin），其来源于口语“阿什”（[ɑʂʅ]），尾音节已

经增加-n变成闭音节了。规范满语中仍有“阿勒楚”（  [ɑltʂ‘u]alcu，异译“阿尔楚”或“阿尔

褚”），不过其义已转指嘎拉哈之“支儿”了。 

其次，在满语口语中，也经常发生这种尾音节增减-n的情况。 地名中屡见不鲜，如“阿拉河”([ɑlɑ]，
ala，“平顶山”)之作“阿兰河”（[ɑlɑn]） [10] (卷22，P34)

 、“阿母拉河”
[13](卷25，P22)

（[ɑmulɑ]＜[ɑmulu]，
女真语“后”，女真文书作 ；规范满语经元音和谐则音[ɑmɑlɑ]，译音“阿马拉”，  amala，
“后”）之作“阿木兰河”

[6](卷27，P45)
（[ɑmulɑn])等。 

最后，《吉林通志》明确载有“‘富勒坚’一作‘福儿加’”
[10]（卷24，P20）

，更能说明问题。 

至于后面的“哈”（[xɑ]）与“河”的对音，不过是汉语水体通名“毕拉”（ bira[pirɑ]，“河”）

汉语意译“河”（[xǝ]）的古音与今音之对音而已。 

地名中满语通名与汉语通名并列甚为常见，文献中如“嫩乌喇江．．．”
[31](P10)

＜那乌拉([nɑ ulɑ],  

 na ula,“大地之江”。“乌拉”即“江”)、“胡卢毕拉河．．．”
[10](卷35，P11)

（[xuru pirɑ]，   huru 
bira，“高丘河”。“毕拉”即“河”）、“达尔吉阿林山．．．”

[28](卷22，P12)
＜达尔吉阿林([tɑrki ɑ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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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gi alin ,“震颤山”。“阿林”即“山”)、“抟倭．吉林．．”
[32](P90)

＜吞窝集([t‘un vətɕi],   tun  
 
weji,“岛子山林”。“倭吉”即“山林”)、“伊兰保嘎善屯．．．”

[32](P52)
＜伊兰孛噶珊([ilɑn poː 

qɑʂɑn],    ilan boo gašan，“三家子屯”。“嘎善”即“屯”)、“女雅通岛．．”
[33](P100)

＜

纽汪坚吞（[niowɑŋkiɑn t‘un],   niowanggiyan tun,“绿岛”。“绿”规范满语音“纽

汪坚”，口语音“ 湾切烟”
[34](卷1，P51)

（[nyɑnjɑn]），“通”即“岛”）、“玛哈拉阿林山．．．”
[28](卷22，

P13)
（[mɑχɑlɑ ɑlin],   mahala alin ,“帽儿山”。“阿林”即“山”）、“山彦富勒哈倭．吉林．．”

[32](P95)
（[ʂɑnjɑn fulχɑ weji]，    šanyan fulha weji，“白杨山林”。“倭吉”即“山林”）等。 

汉语通名“河”与古音“哈”之对音，如《太祖实录战图》（即《满洲实录》）所载“柴河．堡”
[35]( P172)

(今

名依旧，在辽宁省开原市南境)又作“钗哈．堡”
[35]( P200)

，满文本对应皆书作  caiha[35]( P173，200)
([tʂ‘ɑiχɑ])

即是。 

汉语通名“河”以古音“哈”阑入专名之例甚多，如辽河旧称老哈河．．（今上源尚存其旧名），“老”

([lɑu])，即“辽”([liɑu])、“哈”即“河”([xə])之对音，“老哈”即“辽河”，“哈”阑入专名；

今吉林省辉南县辉发河右岸蛟河，《吉林通志》载作“交河”或“角哈．河．”
[10](卷22，P7)

，《钦定盛京通志》

异书作“觉哈河”
[6]（卷27，P32）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满文对音标为   giyoha 
bira[7]（第二排三）

，《水道提纲》转作“角喀河”
[13]（卷25，P8）

，其中“交”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gio[kiɔ]，
汉义为“狍子”。《钦定盛京通志》等书因将“哈”误视为专名，以“觉哈”为动词“觉罕比”(  

giohambi，“乞求”)口语“觉哈密”([kiɔχɑmi])之命令式而释义为“乞化”，谬。 

在规范满语中，“富勒坚”满文书作  fulgiyan[fulkiɑn]，汉义为“红”。 

“富勒嘉哈”即“红河”。《吉林通志》未明此理，释“富勒佳哈”为“红也”
 [10]（卷 20，P20）

，不确

切。其与上面提到的“黄水河”（实际当为“白水河”之误，详后）恰好相应组成以颜色为名之相对地

名。 

四、珊延穆克河 

沙河从发源地屈曲西南行，过回族三队屯，左纳板桥河后西经大石头镇治北，折而西北流，左纳

二道河。 

二道河发源于镇南与安图县交界处牡丹岭北麓，逶迤北偏西流，于镇治东北注入沙河，全长约36

公里。 

二道河于民国元年出版之《吉林省分图》中称“大石头诃子”
[18]（P24《敦化县图》）

（河口附近的“大石河”

屯亦今之大石头镇即以河得名），在较之略早的《吉林通志》中则载作“珊延穆克河”
[10]（卷 22，P31）

，与

更早的《钦定盛京通志》相同
 [6]（卷 27，P35）

。追溯起来，其最早出诸辽代，《金史》载作“神隐水”
[1]（卷 2

《世纪》）
（辽末归附于金景祖乌古乃的女真完颜之一部即曾居住于此）。不过，文献中多以“珊延穆克河”

为主干，反将较之长出 65 公里之“富勒嘉哈河”视为支流，喧宾夺主一如旧时将黑龙江当作松花江之支

水。 

考察“白色”、“烟气”之发音，在古满语即女真语中皆为“上江”
[36]（P18《声色门》，P1《天文门》）

，明季《会

同馆女真译语》略无大异曰“尚加”
[30]（P163，82）

。清代满语中保有“尚坚”这一古音，如成书于天聪九

年（1635）的《太祖实录战图》中，“长白山”满文即书作    golmin šanggiyan alin[35]

（P1）
[qolmin ʂɑŋkiɑn ɑlin]（译音“果勒敏尚坚阿林”），而与一个半世纪后乾隆四十四年（1779）绘

写本末尾清高宗《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图》中所书的    golmin šanyan alin[35]

（P420）
[qolmin ʂɑnjɑn ɑlin]（译音“果勒敏珊延阿林”）有所异。 

“尚坚”之作“珊延”，当与口语音变相关。清代被誉为“初学津梁”
[34] （P2《序》）

的《满汉字清文启

蒙》（以下简称《清文启蒙》）一书于《异施清字》胪举满语口语鼻音字后接音节首辅音  、 g[k、q]
同化规律时，即有  -ng[ŋ]音节后的“ -giyan[kiɑn]（音“坚”——笔者注）字念‘烟’”

[34]（卷1，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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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音变，故“尚坚”（[ʂɑŋkiɑn]）在口语中音“尚烟”（[ʂɑŋjɑn]），而“尚烟”之为“珊延”（[ʂɑnjɑn]），
则系元音和谐使然，故书中例词乃有“  šanggiyan（音“尚坚”——笔者注）字念‘山烟’”

[34]

（卷1，P45）
之载。清代规范满语时，将  šanggiyan主要用于“烟气”，而以口语音另造  šanyan 

 
（音“珊延”）专司“白色”，又以其阴性和谐分化出  šeyen（音“舍音”，“白”、“洁白”）一词，

恰与女真语“上江”经元音央化阴性和谐而形成的“神隐”在语音上相一致。 

“穆克”亦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muke，汉义为“水”。 

“珊延穆克河”（“神隐水”）即“白水河”，以河床砂石底、河水清澈而得名。 

此水于《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绩舆图》满文书作    suwayan muke bira[7]

（第三排三）
[suɑjɑn mukǝ pirɑ]（音“苏瓦延穆克毕拉”）；《水道提纲》载作“苏蛙木克河”

[13]（卷25，P20）
，

脱落了一个“延”字，意译为“黄水河”，当以女真语“黄”音“琐江”
[36]（P18《声色门》）

与“白”之“上江”

音近，满语口语“黄”音“酸烟”
[34]（卷1，P48）

与“白”之“山烟”音近，从而导致误“白”为“黄”的

结果。也正因为如此，《钦定盛京通志》才会出现“珊延穆克河”（即“白水河”）在“富勒嘉哈河”条

复作“黄水河”歧出之失误。 

五、珠尔多河 

牡丹江右纳沙河后，屈西北入黑石乡，于万福村西南折而北流过乡治西，至乡北丹南村西，左纳

由额穆镇流来之珠尔多河。 

珠尔多河发源于额穆镇北部与黑龙江省海林市、五常市交界处之张广才岭西南部老爷岭南麓，西

南折东南而南偏西流，于珠尔多河村（即《吉林省分图》之“朱德河屯”
[18](P24《敦化县图》)

）南右受意气松

河，复折而东南流，于镇治（旧为额穆县治）南左受额木索河，又东南右受威虎河，复东偏南至丹北

村西北改南流注入牡丹江，全长约105公里。 

珠尔多河于《钦定盛京通志》载作“珠噜多观河”
[6](卷27，P26)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绩

舆图》作“珠噜多欢河”
[7](第三排三)

；《水道提纲》作“朱鲁多浑河”
[13]（卷25，P20）

；《吉林志略》异书作“诸

路多浑河”
[29](P218)

；《吉林通志》又作“珠鲁多珲河”
[10](卷35，P11)

、“朱鲁多观”
[10](卷22，P33)

、“朱尔多轰”
 [10](卷15，P41)

或“朱尔多河”
[10](卷22，P33)

；《吉林省分图》作“朱尔德河”
[18](P24《敦化县图》)

；《柳边纪略》则作“朱

仑多河”
[8](P44)

。显然，它们都是同词之异书、音变或省转。
 

“珠噜”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juru[tʂuru]，汉义为“双”；“多浑”系规范满语“多滚”之

口语发音，满文作  dogon[toqon]，汉义为“渡口”。“多滚”变音作“多轰”，转成“多浑”、

“多欢”，是口语中常见的语音交替。《清文启蒙》于《异施清字》中，对满语口语发音规律有“凡联

字清话字内、句内，如遇  -ga-、  -ga[qɑ]字俱念‘哈’（[χɑ]），  -go-、  -go[qo]字俱念‘豁’

（[χo]），  -gu-[ku]字念‘呼’（[xu]）……  -gan [qɑn]字念‘憨’（[χɑn]），  -gon[qon]、
 -gun [kun]字俱念‘婚’（[χon]、[xun]）”的记载

 [34](卷1，P44)
 ，例词举出“  jilgan[tɕilqɑn]

字念‘之 憨’（[tʂʅlχɑn]）” [34](卷1，P51)
 、“  boigon[poiqon]字念‘鳖婚’（[poiχon]）” [34](卷1，

P49)
 ，都说明辅音g[q、k]在口语中发h[χ、x]音。这当与满文的历史发展有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字造为满文，是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因老满文中

某些音易于混淆不辨，后太宗皇太极命达海、库尔禅等在老满文基础上加圈点，而使  aga[ɑq．ɑ]
（“雨”）、  aha [ɑχɑ]（“奴仆”），  boigon[poiq．on]（“户（口）”）、  boihon[poiχon]
（“（泥）土”），  haga[χɑq．ɑ]（“鱼刺”）、  haha[χɑχɑ]（“男子”）等词在形、音、义上有所

区别。完成于天聪六年（1632）的这种带圈点的满文，规范了满文的字形与字音，并增加了拼写外音

的“特定字母”，还规定了切音方法，使之成为较为完善的音位文字，此即“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

由于老满文无圈点，故k可以代表[k‘]、[k]、[x]三个音位。新满文虽然通过加圈点把[k]、[x]从[k‘]
中析离出来，但因古满语即女真语中[ɑ]、[o]前的[x]向[k‘]、[k]分化开始得较晚，故因袭女真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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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语口语中仍习惯性地较多保持了[x]音。规范满语与满文中保留这种语音残迹者，例如“胡．录”（  
huru[xuru]，“高阜”，“手背”，“鸟脊”，“龟壳”）在作为“高阜”这一词义使用时，完全等同于“库． 

录”（  kuru[k‘uru]）；“信息”既作“莫德贺．”（  medehe[mǝtǝxǝ]），亦作“莫德各．”（   

 

medege[mǝtǝkǝ]）；“接上（断物）”既作“扎勒罕．比”（  jalhambi[tʂɑlχɑmpi]），亦作“扎勒

干．比”（  jalgambi[tʂɑlqɑmpi]）；“肿胀”既作“呼克舍赫．比”（  hukšehebi[xuk‘ʂǝxǝpi]），
亦作“呼克舒克．比”（  hukšukebi [xuk‘ʂuk‘ǝpi]）等皆是。而在清代最早的辞书《大清全书》

中，这类现象更是不一而足，如“爱达干．”（  aidagan[ɑitɑqɑn]，“公野猪”）之为“爱达哈．”

 aidaha[37](卷 1，P19)
[ɑitɑχɑ]——笔者按：“爱达罕．”（  aidahan[ɑitɑχɑn]）在口语音中

除了辅音交替外，还脱落了尾辅音成为开音节。规范满语纵然改  -ha[χɑ]（  -han[χɑn]）为  

-gan[qɑn]，然《清文总汇》“天豕星”中的“爱达罕．”（  aidahan）[38](卷1，P20)
[ɑitɑχɑn]，仍存

其口语旧音）、“戳阔．”（  coko[tʂ‘oq‘o]，“鸡”）又作“戳活．”（  coho[37](卷11，P1)
[tʂ‘oχo]）、“突

里根．”（  turigen[t‘urikǝn]，“租子”）之为“突里恨．”（  turihen[37](卷9，P24)
[t‘urixǝn]）以

及“依勒哈．”（  ilha[ilχɑ]，“花”）之为“依勒嘎．”（  ilga[37](卷 2，P38)
[ilqɑ]）等。满语地名中

反映这类[k‘]、[k]、[x]交替者，例如“博和．哩河”
[6](卷28，P20)

（[poχori]，  bohori，“豌豆”）

又作“博科．里河”
[20]（P1036《黑龙江城》）

([poq‘ori]。在今黑龙江省孙吴县沿江乡二道河东)、“布尔噶．图河”
[6](卷27，P61)

([purqɑ t‘u]＜[purqɑ t‘un]，   burga tun，“柳条岛”＝之作“布尔哈．图河”
[7](第三

排三)
（[purχɑ t‘u]。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之布尔哈通河）、“锡尔哈．河”

[6](卷28，P38)
([ɕirχɑ]＜

[ɕirqɑ]，  sirga，“獐”）之作“喜尔喀．河”
[32](P93)

([ɕirq‘ɑ]。今黑龙江省木兰县西之杨树河)、

“都尔呼．河”
[6](卷27，P39)

（[tulxu]＜[t‘ulxu],  tulhu，“羔皮”)之作“土尔库．河”
[10](卷23，P19)

（[t‘ulk‘u]。
今已属俄罗斯，即滨海边疆区拉佐区内之大五河)等不胜枚举。因“珠噜”尾音节“噜”在口语非重读

情况下常可失去尾元音，而音译时独辅音又常别译为“尔”；作为复合词的专名“珠噜多滚”在口语

中常可发生歇后省略而使“多滚”脱落尾音节，故“珠噜多滚”可省转为“珠尔多”。“珠尔多河”即

“双渡口河”。  

六、意气松河 

意气松河系珠尔多河右岸支水，发源于额穆镇西与蛟河市交界处之威虎岭团山子东南麓，东南流

于珠尔多河村后注入珠尔多河，全长约20公里。 

意气松河于《钦定盛京通志》载作“伊锡河”
[6](卷27，P27)

，“伊锡”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isi[iɕi]，
汉义为“落叶松”。其于《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绩舆图》中，满文书作  isi，对译汉文

则为“伊什”
[7](第三排三)

，“伊什”乃“伊锡”之口语发音。满文  si[si]在规范满语中腭化发音为“锡”

（[ɕi]），在口语中则前化成舌尖音，发“诗”（  ši[ʂʅ]）音，《满汉字清文启蒙》一书《异施清字》

中有这样的记载：“凡联字清话字内、句内，如遇  -si-、  -si[ɕi]字俱念‘诗’。”
[37]（卷 1，P44）

所举虽

仅系词中形和词尾形，但实际上词头形之  si-[ɕi]亦有发“诗”音者，如例词中“  sisingga
（[ɕiɕiŋɴɑ]）字念‘诗生啊’（[ʂʅʂǝŋɴɑ]）”[34]（卷1，P46）

（这个词的规范语音为“锡兴嘎”）。书中接下

来又云：“以上诸字，俱应改音不改字读念。以下诸字，亦有照此读念者，亦有按本字本音读念者，学

者不一，当各从其便。”所举第一例即为“  si-字念‘诗’”，可见  si无论在词头、词中、词尾，

口语皆可发“诗”音。这种音变在汉字音译满语词汇中亦屡有所见，如规范满语“笔特赫锡．”（  

bithesi[pitǝxǝɕi]）普遍译写成“笔帖式．”（[pitieʂʅ]，清代的文书官名）即是按口语音译的，其中“特

赫”速读成“帖”，“锡”与“式”对音。地名中反映“锡”—“诗”音变者，如“发西．兰峰”
[7]（第三排三）

作“发实．兰峰”
[6]（卷27，P17）

（当今吉林省九台市卢家、沐石河两乡南部交界处大黑山北部余脉）、“呼锡．
哈哩河”

[6]（卷27，P56）
作“呼什．哈哩河”

[7]（第三排三）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温春乡之东河）、“都西．霞河”

[29]（P2130）

又作“都什．霞河”
[6](卷 27，P26)

（殆为今吉林省蛟河市民主河）等，都反映了规范满语与口语二者间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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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对应关系。其实这种音变在古满语时代即已发生，例如在《金史》中，“习．古迺”亦书作“实．古迺”
[2](卷73《习古迺传》)

（其又异书为“习．古乃”或“石．古乃”
[2](卷71《婆卢火传》)

），说明女真语中早已存在着二者的交 

替。到了《吉林通志》中，“伊锡．河”已演变成“伊奇．松河”了，
[10](卷22，P33)

显然“伊奇”系“伊锡”之音 

 

变。用现代语言学观点分析，这种音变的产生，是因为“锡”、“奇”之辅音[ɕ]、[tɕ‘]皆属舌面前音，

发音部位相同；而[ɕ]为轻擦音，[tɕ‘]为轻塞擦音，发音方法相近。这样，在语流或语音环境因素影

响下，二者间较易产生语音上的交替。实际上，满语口语里正是存在着[tɕ]、[tɕ‘]、[ɕ]的规律性音

变系统。例如地名中有“底齐．密河”
[10](卷 21，P16)

又作“底济．密河”
[10](卷 23，P20)

（今已属俄罗斯，即哈巴罗

夫斯克边区尼古拉耶夫斯克区东注阿穆尔湾之底米河，俄文作Тыми река）；“扎津河”
[6](卷27，

P66)
又作“夹溪．河”

[10](卷22，P35)
，今称夹吉．河（在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伊拉齐．河”

[6](卷27，P29)
又作“一

拉溪．河”
[18](P1《吉林府图》)

（今吉林省永吉县同名之水）等皆可证之。 

这种元音[i]前的舌尖音与舌面音对应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如“齐都齐．河”
[10](卷23，P24)

又作“启

多什．河”
[10](P17，33)

（今已属俄罗斯，系库页岛东岸水。此水《水道提纲》载为“启社什．河”
[13](卷24，P15)

、

《三姓志》作“启仕什．河”
[39](P35)

，“社”、“仕”皆“都”异书“杜”之讹）；“萨穆什．河”
[6](卷 27，

P35)
又作“萨莫溪．河”

[10](卷35，P8)
、“萨木奇．河”

[10](卷35，P11)
（今吉林省桦甸市红石砬子镇之石门沟，“石门”

当系“萨莫溪．”或“萨穆什．”、“萨木奇．”音省“萨莫”或“萨穆”、“萨木”之转），也都暗含着“什”

—“锡”（“溪”）、“齐”、“吉”的对应音变关系。至于在满语“伊奇”之后加缀汉语“松”，则系音译

与意译的并列，这种并列在地名专名的翻译中并不多见，大量出现的类似做法通常见于通名翻译，除

了前文“富勒嘉哈河”条所举之外，它如蒙古语地名“西拉木伦河．．．”（[ʃɑr mɵrǝŋ]，蒙文作  ，

“黄河”。“木伦”即“江”）、“可通诺尔湖．．．”（[xiːtǝŋ nuːr]，   ，“冷湖”。“诺尔”即“湖”、

“海子”），藏语的“雅鲁藏布江．．．”（[jɑr luŋ tsɑŋpo]，藏文作  ，Yar lung zangbo，“上谷江”。

“藏布”即“江”）等皆是。 

随着东北地区汉族人口的日益增多，满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冲击影响。体现在地名

上，先是通名，进而专名之修饰成分，直到最终整个地名之汉语意译；而在音译地名中，又集中表现

为用具有汉语词汇意义的相同或相近的字去标注其音。于是“伊奇”不仅有了带有意译的“伊奇松”，

而且《吉林通志》中还将这一地方的行政组织皆意译为“义气乡”
[10](卷 15，P41)

，志中《敦化县图》并将

沿河平滩标注为“义气松甸”，却又将该河标注为“意气松河”
 [10](《附图》第五图)

 。
 

今河北的意气松屯曾是清代吉林通宁古塔驿站之一，《吉林通志》称之为“伊奇松站”
[10](卷22，P33)

，

又异书作“意气松站”
[10](卷57，P17)

。后者尚见于更早些时的《吉林外纪》
[9](P42)

，该书成于道光七年（1827），

以此观之，流传至今的这个“意气松”译名至少已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了。在《钦定盛京通志》中，

其又载作“伊克苏站”
[6](卷 33，P18)

，但“伊克苏”并非汉语“一棵松”之对音，而是满语口语“伊什”

之音转增音。 

七、额穆镇 

珠尔多河右纳意气松河后，复东南流，左岸即是额穆镇。 

额穆镇有着古老的历史。远在金代，这里即被称作“窝谋海村”
[2](卷67《乌春传》)

，元代为辽阳行省辽

东道宣慰司所辖93站中之辽东路属站，成书于元文宗至顺年间（1330—1332）的《经世大典》中将其

载作“斡木火站”
[40] (P7246)

(典中误为“韩木火站”，“韩”以与“斡”形近讹)，又称“阿母”
[41](P7291)

；

明代为“俄漠和苏鲁路”
[44](P49)

，“俄漠和苏鲁”或异书作“鄂谟和苏噜”
[35](卷133)

；清仍置驿于此，《八

旗通志》载作“俄莫和索洛站”
[28]（卷21，P14）

，《柳边纪略》异书作“俄莫贺索落站”，或载作“鄂木合

梭罗站”
[8](P44)

，《钦定盛京通志》又书作“鄂摩和索罗站”
[6](卷24，P19)

或“额木赫索罗”
[6](卷27，P26)

，《水

道提纲》作“忒莫贺索落”
[13](卷25，P20)

，《吉林外纪》作“额穆赫索罗站”
[9](P43)

或“鄂摩霍站”
[9](P8)

，《吉

林志略》又作“额摩和站”
[29]（P231）

，《扈从东巡日录》作“曷木 逻”
[42](P114)

。宣统二年(1910）由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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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析置额穆县，治此。 

对于“鄂摩和索罗”、“额木赫索罗”,《钦定盛京通志》失释。《吉林外纪》称“以额穆和湖 

得名”，释“索罗”为“枣”
[9](P21)

；《吉林地志》谓“‘额穆赫’转音为‘俄摩贺’，满语‘水滨’ 

 

也；‘索罗’，满语‘十人拨戍之所’也”
[14](P27)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一作  

 omoho soro，  omoho 满语无此词，  soro 义为“枣”；一作   emhe soro[7](第三

排三)
，  emhe义为“丈母”。上举文献或无法释义，或言之无据，或牵强其辞，都难令人满意。 

由“阿母”、“曷木”、“额穆”可知，“火”（“霍”）、“和”（“合”、“贺”、“赫”）

皆可游离于“斡木”、“鄂木”（“额木”）、“鄂谟”（“俄莫”、“鄂摩”）、“忒莫”之外，

反之与后者结合成词则无法释义，从而表明其应当是独立成分。从这一思路出发，女真语“斡木”、

“阿母”之词源可有两种考虑：其一“厄木”([əmu]，女真文作 )
 [23]（P１）

，义为“一”；其二“斡

莫”([omo]， [36](P2《地理门》)
)，义为“湖”。对于前者，当系序列地名词，然当地并无名二、三者；

对于后者，其东塔拉河下游正是一个大泡子，清末称“塔拉泡河”
[18](P26《额穆县图》)

（    tala omo 
bira[t‘ɑlɑ omo pirɑ]，“原野湖河”），而《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以之为“鄂谟

和”，满文标作  omoho，合之则无文，析之为   omo ho，译成汉语正是“湖(泡)河”，

更何况其东尚有恢弘壮丽的“毕尔腾”巨湖(即今镜泊湖)在焉。将之置于路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考虑，

以其地括有之典型地物作为命名的内容(如黑龙江双城市即以其东南30公里处两个相邻的金代城址而

得名)，就地名命名之原则而论，实在是无可非议的。以此判之，当以后者为是。况且追溯其始，金代

的“窝谋海”，除“海”为“河”古音“哈”之演变——这种“海”、“哈”之对应，文献中如前举

“忽儿海．河”与“瑚尔哈．河”；满语中如规范语“达发哈．”（[tɑfɑχɑ]，满文作  dafaha，“大麻

哈鱼”）口语作“打不害．”
[16](P30)

；见诸地名者尚有流经辽宁省盖州、普兰店、庄河三市之碧流河，唐

称“毕列水”
[1](卷220《东夷传》)

，金称“匹里水”
[2](卷2《太祖纪》)

，又呼“苾里海．水”
[2](卷66《合住传》)

，或异书作“毕

哩海．”
[2](卷123《斜烈传》)

，以此亦间接可知“海”与“水”即“河”之对应；又“辽海．即辽河．上源”
[45](卷41《地

理志》)
、“窝谋”正是“斡莫”之异书。“斡莫”既得破释，则其后之“和”、“合”、“贺”、“赫”

与“河”([xə])之对音已如前揭，而“火”、“霍”、“和”音[xo]亦与“河”之方音[xo]相同，

联系到元代《经世大典·站赤》所载辽东路“第四铺站”下同名之“斡木火．站”
[40](P7246)

及狗站之“佛

朵火．站”
[40](P7246)

，于明代《辽东志》中分别载为海西东水陆城站“底失卜(即“第四铺”之异书——笔

者按)站”下之“阿木河．站”
[4](P471)

及狗站“弗朵河．站”
[4](P471)

“火”、“河”之对应，则“火”、“霍”、

“和”乃“河”之异书亦可知。 

至于“苏鲁”、“索落”（“梭罗”、“索罗”、“ 逻”），向无确解。笔者以为其当即“路”

之满文  golo (译音“果罗”)的讹译。  golo之满文行书体  与  solo(音“索罗”)

之行书  或  sulu(音“苏鲁”)之行书  字形颇相近似，尤其在早期没有圈点的“老满

文”中更是如此。因之，在书写、辨识    omo ho golo(音“鄂谟和果罗”)时，很容易与 

   omo ho solo(音“鄂谟和索罗”)或    omo ho sulu(音“鄂谟和苏鲁”)相混，

加之满语中有时存在着边音[l]与颤音[r]之交替——规范满语反映这种交替者如前举  mudali = 

 mudari(“当日回来”)，现代满语口语反映[l]、[r]在某些语境里中和者，如黑龙江省泰来县依

布气满语将规范语[ilχɑ](  ilha，“花”)说成[jirʁɑ]，将[sulɑ](  sula，“闲散”)说成[sula]
或[sura][43](P23)

等，更致讹讹相传，而莫辨其源其义。其实“索罗”即“果罗”之讹，已于“鄂谟和苏

噜路”见其端倪，“路”即“果罗”之意译，这种通名音译、意译之并列在满语地名中是习见的，如

“昂邦毕拉河．．．”
[10](卷17，P21)

（   amba bira，“大河”。“毕拉”即“河”） 及前举“嫩乌喇江．．．”、

“女雅通岛．．”等皆是。只是由于其时未能意识到这种因果，所以乾隆四十四年（1779）绘写本《满洲

实录》满文本将“鄂谟和苏噜处．”写成    omoho sulu golo，[35](P133)
《太祖实录》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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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俄漠和苏鲁路．”。
[44](P49)

至此，隐于“鄂摩和索罗”背后的原始词源内涵可以得到圆满解释——“湖河路”。该地名独特

之处在于集三个通名于一体：前两个通名合成为专名，直观揭示了额穆镇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古驿，其 

 

濒近湖河（塔拉泡河）或连大湖 (镜泊湖)之大河(瑚尔哈河)；后一通名表明它是路的所在地。清初，

“果罗”亦常可用来称谓“部族”(  aiman[ɑimɑn])下属之地，如《满洲实录》满文本之  

       hunehe aiman i hanggiyai golo，jakūmui golo，汉文本即译作“浑

河部杭嘉并扎库穆二处．”，
[35](P34)

《太祖实录》则书为“浑河部之杭甲及扎库木二路．”
[44](P28)

；  

       caiha、fanaha、sancira ere ilan golo译作“钗哈、山齐拉、法纳哈三

堡．” (笔者按：此处满文“法纳哈”与“山齐拉”顺序颠倒)，
[35](P200)

《太祖实录》则书为“柴河、三

岔、抚安三路．”
 [44](P69)

 。由此亦可知堡、寨亦得有以“果罗”称之者，因之其或可译为“湖河堡”或

“湖河寨”。 

今天的额穆，既是历史上“窝谋”、“斡木”、“阿母”之一脉相传，也是“鄂摩和索罗”的返

璞归真。 

八、额木索河·威虎河 

珠尔多河的一条支水从额穆镇东边流过，这就是额木索河，《吉林通志》异书为“鄂穆索河”。 

额木索河发源于镇北与黑龙江省宁安市交界处之张广才岭南部琵琶顶子山西南麓，南流于马鹿沟

村北右会马鹿沟河（《吉林通志》称“西马鹿沟”，并以之为“鄂穆索河”西源），复南流过镇治东，于

新集村西注入珠尔多河，全长约36公里。 

“额木索”即“额木赫索罗”之省。“额木索河”即“湖河路河”，当以路名派生。 

珠尔多河左受额木索河后，南偏东流，于中心村东南右纳威虎河。 

威虎河发源于吉林省蛟河市黄松甸子乡与白石乡交界处之威虎岭南部大平顶子北麓，东北屈西北

过河黄松甸子乡治，又折而东北流入敦化市额穆镇境，左受大石头河后折向东南，右受小威虎河，复

折东偏南改北偏东而东偏北注入珠尔多河，全长约73公里。 

威虎河，于《吉林通志》载为“大 河”
 [10](卷 22，P32—33)

 ，在《吉林省分图》中则异书为“大巍

呼河”
 [18](P26《额穆县图》)

 ，可知“威虎”并非来自汉语，它与“ ”、“巍呼”一样都是满语的汉字标

音。关于“威虎”之词源，《吉林乡土录》称：“威虎岭，于昔时乃人迹罕到之地，老树参天，扬首不

见天日。至冬令时，始有赴吉林之大车数辆，行至岭顶，偶有猛虎二头在前阻路，经二日未能通行。

终至各车户焚香许愿，二虎始去。后因名为威虎岭。”
[46](P116)

文中“始有”、“偶有”措辞不当姑不论，

仅虎阻路二日，焚香始去一说便见荒唐，不足凭信（《吉林乡土录》关于满语地名的来源释义附会之辞

随处可指，我们在进行满语地名调查时，类似的望文生义之说亦多多，于此不赘举）。《吉林通志》虽

判为满语，但以音释义，解为“独木舟”
[10](卷 20，P21)

（满文作  weihu [vǝixu]），即以整圆木凿成

两头尖长的小船，并于音译字加形旁而成“ ”。威虎河派生于威虎岭，威虎岭作为此一带之巍巍

大岭，与小小的独木舟无论如何也难以联系在一起，故“独木舟”之释未当。注意到沿河的大石河屯、

黑石岗屯、小石头河屯（以上属蛟河市）、黑石岗、大石头河、板石顶子等一系列与石头有关的山冈、

河流、屯落名称，使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威虎”当是“沃赫”（  wehe [vǝxǝ]，“石”）之音转。 

“威虎河”当即“石河”或“石头河”。 

九、都陵河及其支水青沟子河、当石河 

牡丹江纳珠尔多河后，又逶迤东偏北流，于青沟子乡林江村东北左受都陵河。 

都陵河发源于乡西北与额穆镇及黑龙江省宁安市交界处之张广才岭南部琵琶顶子山东麓，东南流

至东胜村东北，折西南流，于乡治东右纳青沟子河而南偏东流，至道口村西北右纳当石河，折而东偏

南于林江村东北注入牡丹江，全长约4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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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陵河又叫“都林河”
[18](P26《额穆县图》)

，“都陵”系“都林”之口语鼻化重读。 

在满语中，“都林”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dulin[tulin]，汉义为“中”、“半”。 

“都林河”即“中间的河”。此水于《钦定盛京通志》中载作“都林谷河”
 [6](卷27，P27)

 ，即“中谷河”，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绩舆图》误将汉语之“谷”当成满语，把“都林谷河”用满文标音

写成   dulinggu bira [tuliŋŋu pirɑ]，又以口语音译成“都灵武河”
[7](第三排三)

；《水道提纲》

则以“那”与“都”形近、“昆仑山”之“仑”与“林”音近而讹作“那昆谷河”
[13](卷 25，P20)

，益发错

上加错了。 

青沟子河系都陵河右岸支水，发源于青沟子乡西北琵琶顶子山东南麓，东南流于乡治北右纳一水，

绕至乡治东北注入都陵河，全长约22公里。 

青沟子河于《钦定盛京通志》、《吉林通志》皆载为“佛多和河”
[6](卷27，P61)；[10](卷22，P34)

，尚存其旧名。

其于《水道提纲》载作“那多沙河”
[13](卷25，P20)

，显然“那”为“佛”之讹，“沙”系“河”（即“和”

之异书）之伪。 

“佛多和”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fodoho [fotoχo]，汉义为“柳树”。 

“佛多和河”即“柳树河”，以岸边植被得名。 

当石河系都陵河下游右岸支水，发源于额穆镇南张广才岭南端琵琶顶子南山南麓，南折东而为与

青沟子乡分界之水，复南折东入青沟子乡境，迭经几度折曲，于新兴村南1.5公里处东偏南注入都陵

河，全长约31公里。 

“当石”之规范满语为“塔西”，满文作  tahi [t‘ɑxi]。由“塔西”到“当石”发生了两个变化。 

其一是首音节舌尖辅音之发音方法由送气音“特”（[t‘]）变成不送气音“得”（[t]），满语口语

中广泛存在着的这种交替使“塔”可变音为“打”，又因系重读音节，“打”很容易鼻化为“当”。 

其二是尾音节轻擦音发音部位由舌面后辅音“喝”（[x]）变成舌面前辅音“希”（[ɕ]），这是受

与之相拼的舌面前高元音“衣”（[i]）同化影响的结果——这与现代汉语（[ɕ]）来源于受舌面前元音

影响的齐撮呼的[x][47](P122)
的情况是一致的，故  hi（[xi]）在满语中发“西”（[ɕi]）音。“西”与

“石”音近，在前化的情况下，舌面音的“西”（[ɕi]）可以发成舌尖音的“石”（[ʂʅ]）——这与前

面已经讨论过的满语口语中舌尖前音  si既发腭化的舌面音“西”（[ɕi]），又发成舌尖后音的“诗”

（[ʂʅ]）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之汉义为“野马”。东北地区旧出野马，征诸文献，如,《三国志》称“其兽异于中国者，野

马、羱羊、端牛”
 [48]（卷30《鲜卑传》）

；《安图志》亦有“入山者云森林中遇群马，毛色不一，枝柯掩映，未

辨多寡，闻人行声，嘶风而去”的记载
 [49] （P2483）

；乾隆御制《盛京赋》云：“故夫四蹄双羽之族，长林

丰草之众，无不博产乎其中。蹄类则虎豹熊罴，野马野驴，鹿獐狍麂，狼豺封驼，狐狸獾貉，跳兔婆

娑，鼢鼯艾虎，貂鼠轻嘉……”
[51]（P16—18）

可为证。东北向中原纳供，马为重要之品，史不乏载，“麦兰

河”
[26] （卷 61《太宗实录》）

、“毛怜卫”
[26]（卷 49《太宗实录》）

等皆得名于马。此外“率宾之马”
[1]（卷 219《北狄传》

、“夫余名

马”
[51](卷115《东夷传》)

更昭著于史。凡此，俱说明东北出马，且具良骥，故杨宾称“东北部落素产马”
 [8](P78)

 、

魏声和曰“马为满洲东北部名产”
 [52](P63)

 。这样看来，地名以野马称之并不足奇。 

“当石河”即“野马河”。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绩舆图》以“当石”为汉语，故将“当石河”以满文标音作  

   dang ši ho bira[tɑŋ ʂʅ χo pirɑ] [7](第一排三)
 ，非是。 

十、塔拉河及其支流朱敦河（含阿拉河） 

牡丹江受都陵河后折东南流，次第为大山乡与官地、林胜两乡分界之水，于横道河子村东北入大

山乡境，改东北流过乡治南，于水库屯前左纳塔拉河。 

塔拉河发源于青沟子乡东北与大山乡交界处之张广才岭东南支脉西麓，西折南偏东过复兴村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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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经塔拉站村东。 

塔拉站以河得名，原设于清初，为吉林东至宁古塔站道中的一个小站。光绪十年（1888）擢升 

为中等驿站，额设笔帖式、领催委官各一，站丁、马、牛由当初的各15增至各25。 

 

塔拉河过塔拉站村后复南偏东流至湖水村（旧名新塔拉站）北，左受朱敦河，又南，潴为南北长

15公里的大山水库（旧谓塔拉泡），由东南端泄出，东南注入牡丹江，全长约40公里。 

此水于《钦定盛京通志》载作“搭拉河”
[6](卷27，P61)

，《水道提纲》异书作“他拉河”
[13](卷25，P20)

，《吉

林省分图》则以其下游之泡子而称“塔拉泡河”
 [18](P26《额穆县图》)

 。 

“塔拉”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tala [t‘ɑlɑ]者，同形同音异义者有四： 

 
1
 tala 1

：原野                                         ——名词                    

 
2
 tala 2

：野路                                         ——名词 

 
3
 tala 3

：(书籍)字行旁的空白                           ——名词 

 
4
 tala 4

：令摊(蛋、煎饼)                               ——动词 

在汉文地名记音上异音同译者，尚有  tara [t‘ɑrɑ]者，义为“姑表（亲戚）”。 

用作地名，当以  
1
 tala1

为是。 

“塔拉河”即“原野河”，以流淌于谷中平原而得名。 

朱敦河双源，皆出于张广才岭东南支脉。西源发源于大山乡中部与青沟子乡交界处之色树顶子东

麓，东南折南偏东流过秃顶林场（旧名朱敦店），至平顶山东南会东源；东源发源于与黑龙江省宁安市

交界处之朱敦岭，南偏西折西偏南合西源。两源既合，屈西偏南于团结村西南右受阿拉河，复西偏南

流入塔拉河，全长约24公里。 

朱敦河于《钦定盛京通志》等文献载作“珠克腾河”
[6](卷27，P60)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

绩舆图》作“珠克得河”
[7](第三排三)

，“珠克腾”、“珠克得”皆系“朱敦”之缓读讹变。 

“朱敦”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judun [tʂutun]，汉义为“山脊”。 

“朱敦河”即“从山顶上流来的河流”，以发源于朱敦岭得名。 

《钦定盛京通志》以“珠克腾”而释作“祭祀”
 [6](卷27，P27)

 ，误。 

阿拉河发源于大山乡中部张广才岭东南支脉平顶山西北麓，南流折西南于团结村西南注入朱敦

河，全长约21公里。 

“阿拉”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ala [ɑlɑ]者有三：  

 
1

 ala 1
：平顶山                                         ——名词 

 
2

 ala 2
：使告诉                                         ——动词 

 
3

 ala 3
：令划桦树皮                                     ——动词 

满文作  ara [ɑrɑ]者有四： 

 
1

 ara 
1
：“哎哟”（惊讶或痛苦声）                       ——模拟词 

 
2

 ara 
2
：糠                                             ——名词 

 
3

 ara 
3
：令写                                           ——动词 

 
4
 ara 

4
：令做                                           ——动词 

作为地名，显然以  
1

 ala 1
为是。 

“阿拉河”即“平顶山河”，以源出平顶山而得名。 

阿拉河于《吉林通志》又作“阿兰河”或“阿尔兰河”，前者为“阿拉河”之音转，后者则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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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读增音。 

十一、大小空其穆河 

牡丹江左纳塔拉河后，复东偏北流，于大沟林场屯东北右受大沟河。 

 

大沟河双源，皆发源于大山乡南老爷岭西南部支脉大黑岭（即“玛尔瑚哩窝集”
[6](卷27，P20)

）。东源

出与大石头镇交界之一撮毛山西北麓，西北过大沟林场，于大沟村西会西源：西源出与大石头镇、官

地乡交界处之东二龙山东北麓，西北折北偏东合东源。两源合流后，北偏西流约9公里，注入牡丹江，

全长约30公里。河下游颇多大型湖泡。 

大沟河于《吉林通志》载作“大空其穆河”
[10](卷22，P34)

，又异书成“大孔其木河”
[10](《附图》第十二图)

，《吉

林省分图》则变音谐作“大空心木河”
[18](P26《额穆县图》)

。“大沟”虽然颇类似汉语地名，实则不过是“大

空其穆”音省“大空”变音而已，其变音过程图示如下。 

辅音交替          元音音转 
大 空 ————→ 大 工  ————→ 大 沟 

“空其”系规范满语“阔其”（  koki [q‘ok‘i]，“蝌蚪”）音转；“穆”系规范满语“窝莫”（  

omo [omo]，“湖”）之省转。在口语发音中，“窝莫”之重音在尾音节“莫”上，首音节“窝”弱化

而不显。进入地名后，轻音节“窝”受其后重音节“莫”及其前专名重音节“其”(满语的重音一般多

在尾音节)的双重夹击下，弱化而失音，则“窝莫”可省为“莫”，又经元音高化而变音为“穆”([mu])。

相同的例子如原辽宁省抚顺县东已淹没于大伙房水库中之洼浑木屯([vɑχʊn mu]＜[vɑχʊn omo]，

  wahūn omo，“臭泡子”＝，于《太祖实录》异书作“穵 萼漠”
[44](P80)

([vɑχʊŋ omo])，
《满洲实录》汉文载为“斡珲鄂谟”([vɑχʊn omo])，满文书作   wahūn omo，[35](P236)

《盛

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则标作“斡瑚穆村”，满文合而书之作  wahūmu [7](第二

排四)
 ,满文本《盛京现已查出地名册》分明载有     wahūn omo sere 

wahūmu[vɑχʊn omo sǝrǝ vɑχʊmu]，译成汉语为“‘斡珲鄂谟’即‘瓦呼穆’”
 [53](P13)

 ，从文献角度

对这一音变作出雄辩证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之敖木屯，于《黑龙江舆图》载作“鄂模．沟”
[54](第

二册，P3)
（[omo]，  omo，“湖”、“泡子”)，《黑龙江通省舆图总册》则作“敖木．沟”

[32](P103)
（[ɔmu])，

亦体现了这一语音对应。而黑龙江富裕县三家子村现代满语中，“湖”发音作“敖木”([ɔmu]) [55](P305)
 ，

更生动具体证明之。 

“大空其穆河”即“大蝌蚪湖河”。满族先人将河畔湖泡多、蝌蚪多的生态环境联系起来，遂产

生了“蝌蚪湖河”这个别具一格的水体地名，与上举“塔拉泡河”之元素构成如出一辙。 

牡丹江纳大沟河后，折北而东北流1.5公里许，右受小沟河。 

小沟河发源于大山乡一撮毛山北麓，北偏西流过小沟村（旧谓“小孔其木河屯”
[10](卷17，P5)

或“小空

心木屯”
[18](P26《额穆县图》)

），又折西偏北1公里许，下游潴为西北—东南向之巨湖，由北端泄出后北偏西注

入牡丹江，全长约25公里。小沟河即文献中的“小空其穆河”、“小空心木河”。“小空其穆河” 即“小

蝌蚪湖河”，以其规模小于“大空其穆河”，因以“小”别之。 

十二、塞北胜境镜泊湖 

牡丹江纳小沟河后，东北屈东进入黑龙江省北宁安市境，因瀑布附近的江道被玄武岩流壅塞而潴

为长约45公里，总面积为95平方公里的我国最大高山堰塞湖——镜泊湖。 

镜泊湖于《新唐书》称“湄沱湖”
[1](卷219《北狄传》)

（[mǝi t‘ǝ，mĭei da]），笔者以为，“湄沱”当系

古满语，清代规范满语为“湄特”，满文作  meite [mǝit‘ǝ]，汉义为“截”，这与镜泊湖火山岩

浆拦腰横截的成因颇相契合，“湄沱湖”即“堵截（而成的）湖”，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或以为其

系渤海“湄州”、“沱州”各取一字而名，似失诸牵强，况且“湄”、“沱”二州地望今尚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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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镜泊湖，滥觞于《明志》“镜泊”，以其水平如镜而得名。在清代文献中，《钦定盛京通志》

载为“毕尔腾湖”
[6](卷27，P69)

，《吉林通志》同之
 [10](卷17，P35)

，《水道提纲》异书作“必尔滕湖”
[13](卷25，P20)

，

《吉林外纪》则作“必尔特恩”
[9](P31)

，它们既是“湄沱”之音转——辅音[m]与[p]发音部位相同， 

 

故音近可变。满语中m、b之交替，明显表现于动词词尾-mbi之发音，在规范语中念“呣比．”（[mpi]），
口语中却发音成“嘧．”（[mi]），如：  hiyoošulambi（“孝顺”），规范语音“孝书兰比．”

（[xiɔʂulɑmpi]），口语音“稀哟切书拉嘧．”
[34](卷1，P49)

（[xiɔʂulɑmi]）；   burga tun（“柳条

岛”），规范语音“布．尔嘎吞”（[purqa t‘un]），口语音“莫．里干通”
[46](P149)

（ [mǝriqɑn tʻuŋ]）；

 bonio（“猿猴”）于规范语音“勃．牛”（[ponioi]），口语音“莫．牛”
[34](卷1，P48)

([monio])。这种

交替在满文中也留下了痕迹，例如“塔”既作  subarhan([supɑrχɑn]，译音“苏巴．尔罕”)，

又作 sumarhan([sumɑrχɑn]，音“苏玛．尔罕”),又缓读增音谐成水体通名之满语译音，满文

书作  bilten[pilt‘ǝn]，汉义为“泽”——关于前者缓读增音的例子，如《吉林通志》中“阿兰

河”之作“阿尔兰河”：“‘阿拉河’一曰‘阿兰’，土人呼为‘阿尔兰’。‘阿兰’、‘阿拉’，声音轻重之

殊；‘阿兰’、‘阿尔兰’，语音缓急之异耳。”
[10](卷22，P24)

关于后者谐成水体通名的例子，如“黑龙江”（满

语曰“萨哈连乌拉”，满文作   sahaliyan ula [sɑχɑliɑn ulɑ]，汉义为“黑江”）我们在

进行满语调查时，沿江的满族老人皆呼之为“大河”（“大河”即“江”，这里既存在详称与略称的

问题，又有雅呼与俗呼的问题）。因为湖乃江之一部分，所以人们又将其称之为“湄沱河”：   

meita bira 
[38](卷9，P3)

（[mǝit‘ɑ pirɑ]）。 

至清末，《吉林通志》有“毕尔腾湖，所谓镜泊湖也”
 [10](卷22，P35)

之记载，将通名双列，《吉林省分

图》则谐作“镜波湖”
[18](P21《宁安府图》)

。于是便有了“镜泊湖”这样的名称传沿下来。 

“湄沱湖”即“截住的湖”。 

《中国名胜词典》“镜泊湖”条称“明清称为毕尔腾湖，意为‘平如镜面’”
[56](P271)

，对“毕尔腾”

出史时间既疏忽考证，对其语源含义更失诸研究，竟把史志中对汉语名称的解释混淆为满语“毕尔腾”

之语义，似有误导舆论之嫌。  

十三、流入镜泊湖的满语水体 

牡丹江入黑龙江省界后，潴为镜泊湖，环湖所受满语之水，右岸支水如下。 

夹吉河，有两干。东干大夹吉河发源于镜泊乡与吉林省敦化市交界处之老爷岭南端大黑岭牛心顶

山西麓，西北折北流，至南湖头经营所南合西干；西干小夹吉河亦发源于牛心顶山西麓，北偏西屈北

偏东会大夹吉河。二水合流后，复北偏东注入镜泊湖，全长约33公里。 

此水于文献中，《钦定盛京通志》载作“扎津河”
[6](卷27，P66)

或“扎珠河”
[6](卷27，P27)

，而《水道提纲》

载作“查家河”
[13](卷25，P20)

、《吉林通志》载作“夹溪河”
[10](卷22，P35)

、《吉林省分图》载作“夹鸡河”
[18](P21

《宁安府图》)
，倒颇似汉语地名了。实则“扎津”、“扎珠”、“查家”、“夹溪”、“夹鸡”（“夹吉”）皆为同音

之省转，来源于规范满语“扎基吉”（[tʂɑtɕiki]），满文作  jɑjigi，汉义为“翘头白鱼”。“夹吉

河”即“翘头白鱼河”。 

《钦定盛京通志》、《吉林通志》等释“扎津”为“长垛”，非是。 

松液河，发源于镜泊乡与吉林省汪清县、敦化市交界处之哈尔巴岭北麓，北偏东折西偏北流，于

乡治南入湖，全长约53公里。 

“松液河”或作“松乙河”
[57](P129)

，《钦定盛京通志》载作“松吉河”
[6](卷27，P27)

，《吉林通志》作“松

音河”
[10](卷22，P35)

、《吉林省分图》异书作“松阴沟”
[18](P21《宁安府图》)

，亦皆有汉语地名之嫌。其系规范满语

“松吉纳”（  šunggina [ʂuŋŋinɑ]或  šonggina [ʂoŋŋinɑ]，“寒葱”）之省转，在口

语中，其发音为“松乙纳”，省而为“松乙”，转作“松音”。  

寒葱系生长在山上的野葱，清代用以充贡。东北地区以之为名者如“寒葱河”、“寒葱沟”、“寒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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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颇多，皆以植物得名。 

“松液河”即“寒葱河”。 

《钦定盛京通志》释“松吉”为蒙古语“拣选”，非是。 

 

环湖左岸支水如下: 

尔站西沟河，双源，皆发源于沙兰乡与海林、敦化两市交界处之张广才岭南部支脉（即文献中之

“毕尔罕窝集”
[6](卷27，P57)

，亦曰“半拉窝集”，即“毕拉罕窝集”之省转
[10](卷22，P36)

）东麓。北源曰尔站

北沟，东偏北折南偏东会南源；南源曰尔站西沟，东南而东偏北合北源。两源既合，逶迤东偏南过尔

站村（旧为清驿“毕尔罕毕喇站”
[6](卷33，P18)

），左纳苇芦河，复东南流入镜泊乡，于尔站河口屯西注入

镜泊湖，全长约86公里。 

此水《柳边纪略》作“毕尔汉毕喇”
[8](P44)

、《宁古塔纪略》作“鳖而汉鳖腊”
[58](P252)

，《钦定盛京通

志》作“毕尔罕河”
[6](卷27，P60)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绩舆图》异书作“毕尔汉河”
[7](第三排三)

，

通名已然意译，《吉林通志》载作“毕拉罕河”
[10](卷22，P36)

，《水道提纲》讹作“必拉溪河”
[13](卷25，P20)

（“溪”

与“漢”形近），《吉林省分图》省作“二站河”
[18](P21《宁安府图》)

。“毕尔罕”（“毕尔汉”）、“毕拉罕”等

皆来源于规范满语“毕尔干”，满文作  birgan [pirqan]，汉义为“溪”，即“浅水”；“毕喇”

系规范满语，满文作  bira[pirɑ]，汉义为“河”。因“毕尔罕毕喇站”（一作“鳖而汉鳖腊站”）

设于河边，故省为“尔站河”，复因该站系由宁古塔去吉林驿路中之第二站（第一站为沙兰站），遂谐

音作“二站河”。 

“毕尔汉毕喇”即“溪河”，以水浅或众溪所归而得名。 

《清史满语辞典》正确地译释了派生地名“毕尔罕窝集”为“溪山林”
 [59](P40)

 ，却于原生地名“鳖

而汉鳖腊”释“鳖而汉”为  bilha[pilχɑ]：“隘口、咽喉、烟孔、嗓子”，“鳖腊”为  bira[pirɑ]：
“河”

 [59](P42)
 ，从而成为“隘口（咽喉、烟孔、嗓子）河”，亦矛亦盾，不能不说是失误。 

苇芦河，系尔站西沟河下游左岸之水，发源于沙兰乡西部张广才岭东南支脉之五道沟屯东南谷，

东北折东南流经苇芦河经营所西，于尔站村东南约3公里处注入尔站西沟河，全长约40公里。 

苇芦河旧名威虎河，《钦定盛京通志》于《宁古塔山川》书作“额伊呼河”
[6](卷27，P60)

，于《吉林山

川》又书作“额瑚河”
[6](卷27，P27)

，《吉林通志》亦书作“额伊呼河”
 [10](卷20，P23；卷22，P36)

，《盛京、吉林、黑

龙江等处标记战绩舆图》异书作“额依呼河”
[7]（第三排三）

；《吉林省分图》作“崴呼河”
[18]（P21《宁安府图》）

。
 

“额伊呼”（“额依呼”）、“额瑚”、“崴呼”、“威虎”皆来源于规范满语“爱呼”，满文作  aihū 
[ɑi χʊ]，汉义为“母貂”。 

“额伊呼河”即“母貂河”，当以沿河一带多产貂鼠而得名。据调查了解，1984年尔站西沟河上

游的林场死去一匹马，埋掉后招致貂鼠争食，设套捕之，竟获60余只，其丰于此可见一斑。 

 尔站北沟河在文献中又载作“爱哷河”
[6]（卷27，P60）；[10]（卷22，P36）

，“爱哷河”当系“爱呼”之讹，其于

《钦定盛京通志》释“母貂”正可证之。 

《钦定盛京通志》于“额瑚”失释；《吉林通志》释“额依呼”为“倥倥不济者也”
[10]（卷20，P23）

（即

“愚鲁”），与《钦定盛京通志》释“额伊浑”
[6]（卷27，P45）

同，非是。 

以上摘要考释了牡丹江上游，即清代“勒富善河”流域以水体为主的部分满语地名。 

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地名已谈化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本文对牧丹江上游一带地名的考释，只

通过满语学、语义学和地名学的识认和方法，力求提示出牧丹江流域满语地名的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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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翻译研究会成立20周年 

庆祝大会暨第八次蒙古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 

 

     2008年4月19日至21日,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翻译研究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暨第八次蒙

古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全国蒙古语文界和蒙古语文翻译界的140多名代表参

加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政协、内蒙古党委《实践》杂志社、自治区民委、内蒙古社科联等单位的有

关领导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翻译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代理理事长梅花同志受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翻

译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的委托，向大会作了《围绕提高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推动自治区蒙古语文翻

译事业全面健康发展》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82名理事、41名常务理事、13名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组成的新一届内蒙古自治

区蒙古语文翻译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内蒙古民族青少年杂志社总编梅花同志当选为理事长、内蒙古

军区副军级退休干部田虎同志被选为秘书长。同时还选举产生了8名副秘书长和29名名誉理事长。 

    会上，对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翻译研究会第八次优秀翻译成果评奖活动中荣获专著类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和论文类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获奖者进行了表彰奖励；在会上还授予十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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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翻译工作者称号。 

    内蒙古电台、电视台、内蒙古日报等新闻媒体，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报道。中国译协等十多个单位

和个人发来贺电和贺信对本次会议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 


